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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齐鲁 A11青未了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赵瑞峰

清光绪《峄县志》(近年点注本，下同)记载了荡平桥：“荡平桥
在马兰官道上，创建建无考，乾隆三十一年袁锡銋倡议重修”“东南新
河设荡平桥(马兰屯，官道)。”此外关于此桥并无更多记载。

岁月迭更，县志所记的许多古桥早已荡然无存，其名字亦渐为
人所忘，而荡平桥不过旧时官道上的一座并不起眼的普通石桥，依
常情恐怕已不复存在。然而并不——— 在今枣庄市台儿庄区马兰屯
镇马兰村旧圩墙西门外，有一座呈东西走向、旧时官道上的石桥。
毫无疑问，这便是《峄县志》所记、历经沧桑的荡平桥。

《台儿庄区志》(1993年版，下同)“桥梁”章对该桥未予收录。收
录与否，或自有其标准。《台儿庄区志》记载了元善桥，称是“台儿庄
境内唯一还在使用的古桥”。实际上，荡平桥自创建以来亦未曾废
而不用，虽然到现在已无往时热闹的景象。荡平桥是石梁桥，桥长
16米，共有9跨，每跨净跨1 . 5米，桥墩用条石砌，桥面以两层大小不
等的条石叠砌而成，原有石质立柱横木栏杆，现仅残存望柱数根。
在一般能够保存下来的这类古桥当中，它的年龄虽未必居末而个
头无疑属小者。建成年代，县志谓“创建无考”。现据县志所记“乾隆
三十一(1766年)……重修”语，算来至今总有300多年历史，就是从
光绪十一年(1885年)粟奉之(有《山左日记》)来游山左(山东别称)，自
此桥经过算起也有130多年的历史。

荡平桥既处在官道上，人行马踏车碾自然频繁，加之雨淋风
化，年久势必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因此百年来几经修理。县志记，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由袁锡銋倡议的重修因未见相关记载，已无
从得知。桥西北有一柱形石刻“重修荡平桥”，桥西南另一柱形石刻
重修时间为“1963年”，当地七八十岁的老人对这次重修记忆犹新。
据告，这次重修是以桥面条石车辙较深，乃于其上再铺条石，并对
桥上部略作修整。这是一次补修，但能修旧如旧。又过了50余年，也
就是在前几年，于桥面又铺水泥，原来面目隐去。用水泥替代条石
铺桥面，为图简便利行，似也是不得已之举，却失去了经岁月沉淀
而出的沧桑之美。

犹记儿时常随大人来赶马兰屯集，来回都从此桥通过，夏天看
到桥下溪水清亮，潺潺流淌，溪边光滑的石板上二三妇女在捣衣浣
洗，尝想桥要是在我们村该多好。那时就不会想到它竟是一座古
桥，当然更不会去理会它的历史。我曾多次试图从清人的日记、笔
记里寻找荡平桥的踪迹，哪怕只言片语也行，然而结果每不免让人
遗憾。以名之不显，遂不见于经传的又岂止荡平桥一座！

《峄县志》记：“元善桥：城东南四十里。”“元善桥(黄家口)。”由
荡平桥东南沿韩台公路东行不到2 . 5公里路，即是县志所记“黄家
口”，今黄口村。村前峄城大沙河上那座修长的石拱桥便是元善桥。

《台儿庄区志》记此桥：“又名‘黄口桥’，位于马兰屯东黄口村前大
沙河(古丞水)上……明万历年间建。桥长42 . 3米，宽5米，为全料石
结构。每孔跨度2米，原为13孔，1981年复修时增加1孔。该桥为区境
唯一使用至今的古桥。”桥现无碑记石刻，县志亦只记其名与方位
而未详其实，创建年代和重修情况已漫不可考。区志称系明万历年
间建，未知所据。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曾以知县归四川试用的湖南人粟奉之《山
左日记》三月十七日日记：“……日出开车，十八里马兰屯，前此过巨
龙河，峄县诸泉之所汇也。石梁修整……”这里所说巨龙河既是“峄县
诸泉之所汇也”，则为今峄城大沙河无疑。粟奉之自台儿庄舍船登岸，
走官道奔西北往马兰屯，要过此河，除了元善桥别无其他近桥可通，
此可证明元善桥与荡平桥同在官道上。粟奉之坐车经过桥上，引起他
注意的是“石梁修整”，这说明当初造桥比较讲究，因而能够坚固耐
用。至今“石梁修整”大略如故，只是桥已多年废弃不用。

2009年新黄口桥未建前，元善桥是马兰屯到台儿庄之间的桥
梁，迎来送往，见证着无数人间悲欢离合。但因其当初限于条件未
能建的高大些，到后来河床扩展、河岸筑高，便显出它过于低矮简
陋。平常元善桥无碍通行，但一到雨季，洪水自上泻下，河水陡涨，
便被吞没，遂致交通中断。自新桥建成，元善桥即被弃而不用，它也
就被迫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今年新黄口桥因故改建，差不多已被人遗忘的元善桥忽被“抓
差”，在铺上柏油后当了临时通道，算是让它发挥了余热。人们时隔
多年后再踏元善桥而过，心里一定会对它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也
许还会有时光倒流的感觉呢。待工程完工，新大桥开放，元善桥虽
恢复本来面目却不免重复了上次的命运。

倘在河道纵横的江南，各类古桥触目都是，像上面这两座古桥
其实并不算什么。但在水系并不发达的北方，由于种种原因，历数
百年而能保留到现在的石桥实在是少之又少，因而更显珍贵。荡平
桥、元善桥无疑在珍贵之列。

《峄县志》里马兰屯
现存的两座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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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杰

日本作家井上靖，曾在1957至1988年
的31年间，27次访问中国，足迹踏遍天山
南北、河西走廊、黄河故地、江浙京沪粤以
及东北地区，写出大量以中国历史为题材
的史诗类小说、笔记。如《敦煌》《太平之
甍》《孔子》《楼兰》《苍狼》《成吉思汗实录》
等，还被推举为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会
长。

井上靖的第16次和第18次，以及最后
一次第27次访问中国，都是以山东为主要
目的地，访问了泉城济南、孔子故里曲阜、
齐国故都临淄和淄川蒲家庄蒲松龄故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井上靖最后一
次访华，恰好是他81周岁生日，对外友协
和山东省在济南为井上靖办了一个很有
纪念意义的生日活动，也是他一生迷恋中
国和中华文化之绝唱。从此以后，因为身
体原因井上靖再未能到中国访问。

1981年9月23—29日，井上靖率日本中
国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一行九人访问中
国，先是赴北京参加鲁迅一百周年诞辰纪
念活动。活动结束后的26日晚，井上靖等
人乘坐火车前往曲阜。临行前，周扬为代
表团举行欢送晚宴。27日早晨7点多，火车
抵达兖州站，然后转乘汽车前往曲阜，下
榻中国国际旅行社曲阜分社的宾馆。早餐
后即参观孔庙，下午又参观了孔府、孔子
墓、周公庙、鲁国古城遗址。第二天一早井
上靖等人离开曲阜，由兖州乘火车去往上
海。

井上靖是日本著名作家，虽然有日
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的名分，但此
次山东出面接待的还是省文联的两位
副主席，他们是刘知侠和苗得雨。刘知
侠是著名作家，代表作有《铁道游击队》
等，苗得雨是著名诗人。当年出版的《山
东文学》第 1 1期刊登简短消息报道此
事，题目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
到曲阜参观访问》：“以日本著名作家，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先生为
团长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在北
京参加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后，
九月二十七日到曲阜参观访问。山东省
文联副主席刘知侠、苗得雨专程到曲阜
迎接客人，并陪同客人参观了孔府、孔
庙、孔林等名胜。当晚刘知侠、苗得雨还
宴请了代表团全体成员。”苗得雨后来
对此次陪同井上靖参观曲阜曾有描述，
日本代表团中有一位女士问及乘坐火
车的地方为什么叫兖州，曲阜为何没有
修建铁路。苗得雨给予回答，说兖州是
古代中国九州之一，名称延续下来。

时隔一年多后的1982年11月22日至12
月3日，井上靖再次率日本中国文化交流
协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成员包括井上靖夫
人在内共八位成员。他们先到了上海，第
二天去华东医院探望了病中的著名作家
巴金，之后飞往北京，24日上午拜会文化
部长朱穆之，下午乘飞机到达济南，入住
济南饭店。晚上，山东省和济南市有关领
导宴请井上靖一行。翌日上午，乘坐汽车
从济南去往淄博，参观位于淄川蒲家庄的
蒲松龄故居，又到齐国古城临淄参观临淄
文物管理所、齐国城墙遗址。26日上午，到
山东省博物馆参观，下午乘飞机返回北
京。

非常不幸的是，1986年井上靖被发现
罹患食道癌并接受手术。但是，体质明显
弱化的井上靖还是两次访问了中国。1988
年5月3日—12日，井上靖第27次到访中
国，3月5日在北京出席电影《敦煌》特别试
映会，当天晚间飞抵济南。3月6日在济南
出席了山东省政府有关单位为其举办的
81周岁生日宴会。第二天，乘汽车再赴曲
阜参观，两天后经上海返回日本。这是井
上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也是他最后一次

走出日本国门。此后，井上靖病情不断恶
化，于1991年去世，享年84周岁。

井上靖三次到访齐鲁大地，其中两
次来到孔子故里曲阜，既是这位日本作
家对齐鲁文化的亲近，也为他创作著名
历史小说《孔子》实地感受浓厚的儒家
文化氛围，复制历史情景，增加鲜活人
物情节。为此，井上靖留下大量有关孔
子故里的笔记资料，仅在日本神奈川近
代文学馆收藏的井上靖访华笔记中，就
有《孔子》相关的河南、山东考察旅行资
料20件，非常详实丰富。接受食道癌手
术之后，井上靖两次访问中国，都不是
公务性活动，而是为完善创作《孔子》的
再采风。从中可以看出，已经80高龄的
井上靖对创作的高标准、严要求。一位
研究井上靖文学创作的中国学者认为，
在井上靖的脑海中，旅行是文学创作的
延伸，旅行过程中的感悟为作家追寻的
人生主题提供了精神源泉。井上靖就是
通过旅行中对中国的感悟，来丰富与充
实自己在历史小说中一直追寻的历史
观，从而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这是井
上靖的中国旅行与其文学创作间最根
本的联系。由此就不难理解井上靖为什
么能27次访问中国，写出《孔子》等那么
多与中国有关的历史小说和散文随笔。

《孔子》是井上靖的最后一部作品，在
写作《孔子》时，井上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
虚弱，甚至一度有放弃的念头。《孔子》调
查旅途中井上靖手记上记录着现实的见
闻，心中萦绕着孔子周游列国、传道授业
的历史，感悟着自己的人生。

在曲阜时，井上靖坐在泗水河畔，在
川流不息的河水旁，感悟孔子“逝者如斯
夫，不舍昼夜”的深刻含义。这是1988年5
月，他已身患重病，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他
或许已经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数日来漫
步于孔林与泗水边”的井上靖，坐在泗水
河边的一块石头上休息，有一些无奈和落
寞。与他同行的佐藤纯子女士，用相机把
这一瞬间记录了下来。照片的前方是一望
无际的原野，近前是流淌的泗水，他的脸
微微朝向镜头一边，看着远处。这就是在
孔子的故乡进入小说《孔子》遐想中的井
上靖，也是他留在齐鲁大地的最后一张照
片。

为了写作《孔子》，井上靖用了10多年
的时间去酝酿、准备，最终于孔子诞辰
2540周年的1989年得以完成。小说最早在
日本的《新潮》杂志连载，经由翻译家郑钦
民翻译，同时在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
型文学刊物《柳泉》连载译文。1990年新潮
杂志印行单行本《孔子》一经问世，迅速突
破百万册，获得日本第42届野间文艺奖，
第二年中文版出版发行。

行至晚年的井上靖最终选择孔子这
一世界历史文化名人，作为自己一生写作
的终点，得益于孔子思想一以贯之在日本
的传播，以及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井上靖
笔下的《孔子》正是以《论语》思想为遵循，
并结合其思想内涵塑造孔子形象的一部
小说。他认为“孔子是乱世造就的古代(公
元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以研究《论
语》著称的美国克里尔教授与日本学者和
辻哲郎博士把孔子称为‘人类的导师’，这
是最恰当不过的评价。孔子的确是人类永
恒的导师。”

井上靖的《孔子》全书近20万字，从始
至终把访谈作为第一现场，无论主人公的
讲述与答问，还是其他人的参与都是以第
一人称对话的形式进行，没有作者的客观
描述。这样的写作形式在当时的中文写作
中尚不多见。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以孔子原
型创作的历史小说，还是第一部由外国作
家写作的以孔子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学者
评价《孔子》是井上靖作家生涯的顶峰之
作，也是他在意识到自己生命尽头来临之
际，将自己的身、心乃至生命融入笔端，书
写出的超越生死的无悔之作。从这个意义
上说，绝笔之作《孔子》可以看作是作家井
上靖小说形式的遗书。

今年是井上靖先生去世20周年，第一
次访问山东40周年。他的作品在中国、日
本以及世界的很多地方，仍然具有很强的
影响力和生命力。2019年深秋，我到日本
奈良看见井上靖的日文作品集，其中就有

《孔子》《太平之甍》等。翻看版权页，发现
这些书已经累计印刷到了第27次，几乎每
年都会加印。令人羡慕和敬仰。

谨以此文纪念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
卓越贡献的井上靖先生。当然，更好的纪
念是读他的书，学他孜孜以求为文、为业
和谦逊不骄做人的精神风度。

【文化地标】

井上靖

元元善善桥桥（（孙孙南南邨邨摄摄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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